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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间信仰中送子观音与白衣观音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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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间信仰中的送子观音信仰非常流行。大约是从宋代开始，民间开始把白衣观音当作送子观音，因为白衣

与送子之间有着深层次的宗教与民俗关联。民间广泛流传着向观音求子的白衣经咒，这进一步说明了送子观音与

白衣观音的关系：白衣观音是专职的送子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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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一种风俗的形成往往要经历无数次的

文化冶炼，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积淀。我国民间盛行的

送子观音习俗就交融着宗教信仰、民族心理、社会制

度、文化素质、生存状况等诸多因素，特别是与中国

传统的注重子嗣和家族延续的内在精神相契合。送子

观音形象的出现是民间的创造，是在民间白衣观音信

仰的基础上形成的。 

 

一、送子观音与白衣观音的叠合 

 

民间信仰中的送子观音形象，从造型上来看，多

是抱着一个男孩的妇女形象，坐姿，头上有长长的冠

巾。文物研究工作者认为，现存最早的送子观音造像

是隋朝仁寿三年的观世音石像，包括一菩萨、二弟子、

二幼童、二狮子、一犬的构件，见图 1。石像中观音

是当时流行的造型：“面型方圆，曲眉丰颐，头戴宝冠，

长裙帔帛过膝，身佩璎珞飘带，颈系串珠，后有头光，

串珠下系铜铃，腕戴手钏，身体硕壮。”[1](47−48)其表示

送子特点的是菩萨左手握的净瓶上站立一个裸体幼

童，右手持莲子长柄，莲子上盘坐一幼童。这尊观音

石像虽然明显蕴涵着观音送子的功能，但严格说来，

其中的观音形象还不能称为送子观音，因为其菩萨的

造型没有鲜明的个性特色，更没有一般所认为的送子

观音形象所独有的头饰。 

从观音信仰的历史来看，送子观音画像、雕塑在

社会上大量流行，大约从宋代开始，其菩萨都是白衣 

 

 
图 1  隋朝仁寿三年的观世音石像 

 

观音的形象，因此民间往往把白衣观音形象当作送子

观音。 

白衣观音信仰是随着佛教密宗而传入中国的。白

衣观音的出现有内典的依据，这无庸置疑。唐代以前

在中土流传的《不空羂索经》卷二十二就有“白衣观

世音菩萨，手持莲花”的记载，唐代译出的《大日经》

卷五也记载“白衣观音常住白莲花中，头戴发髻冠，

袭纯素衣，左手持开敷莲花，从此最白净处出生普眼”，

这说明在唐代甚至以前白衣观音信仰就已经在我国出

现了。佛经中解释白衣观音说：“半拿罗缚悉宁，译云

白处，以此尊常在白莲花中，故以为名，亦带天发髻

冠，袭纯素衣，左手持开敷莲花。从此最白净处出生

普眼，故此三昧名为莲花部母也。”[2](632)“白色”在

佛教中表示清净，是菩提心的比喻说法。“白即菩提心，

住菩提心故称白住处。此菩提心由佛境界生，常住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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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能生诸佛。此观音母即莲华部之主。”[3](157)经典中

对于白衣观音菩萨的形状描述有：“白衣观音菩萨，以

莲花曼庄严身，用宝僧角络被，右手持真多摩尼宝，

左手施愿，坐莲花上，此是一切莲花族母。”[4](328)还

有说：“东门白衣观音，身相浅黄色，大悲救世相，左

定说法印，右慧执莲花，严身如上说。”[5](1067)从这些

描述可以看出，佛经中白衣观音信仰以及白衣观音形

状的主要特征是观音所处的白莲花座，而其服饰并没

有明确规定是白色的，有时还可以披浅黄色的宝缯。

这些密教经典中的白衣观音信仰，随着密教的式微，

其影响也很小。 

可是，民间流传的白衣观音形象主要是从其服饰

的颜色来说的。它有两个特点：一是身着白色的衣服，

二是头上饰有白色的冠巾(见图 2)。这种白衣、白冠服

饰的观音形象是怎么产生的呢？马西沙先生等认为可

能与崇尚白色的摩尼教的传播有关[6](95)。而笔者则认

为应该是受宋代服饰习惯影响的结果①。因为白衣观音

身着白色衣裙、头带白色长冠巾的行头，十分鲜明地

打上了宋代服饰特征的烙印。宋代女子的服饰一改唐

代那种华丽与富贵，透出一种纤裳透体的含蓄与细腻，

服饰多呈现出素雅的风格，在色系上多属于冷色，如

我们见到的宋代小品画《杂剧图》中的一位女演员，

身着白抹胸、白背子、白裤。而与淡雅明丽的服装风

格相比较，宋代女性的头饰却显出瑰丽、夸饰的特点，

尤其是当时被称为“冠子”的冠饰，成为宋代女子最

不可离的日常饰物之一[7](142)。其样式也是千奇百怪，

十分夸张，甚至到了要朝廷出面干涉这种夸张的程度，

在皇祐元年曾经“诏禁妇人冠高无得逾四寸，广毋得

逾一尺”[8]( 3579−3678)。当然，冠子的配戴也有着贫富贵

贱的区别，富贵女子带的冠子可以装珠缀玉，小家碧

玉们就只能戴用漆纱、编竹、白角乃至皮革等材料制

成的冠子了。白衣观音头上的看似白布饰物可能就是 

 

 

图 2  明代仇氏杜陵内史画观音大士像 

以那种漆纱冠子为原型的。可见，观音穿着白色的衣

裙、头上饰以夸张的冠子正是宋代女子服饰的特征。 

现在的问题是，送子观音形象是怎样形成的。白

衣观音怎么就变成了专职的送子观音呢？对于此点，

学界有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白衣观音是密教中白多

罗度母的化身，因为白多罗属于胎藏界曼荼罗，而中

国民间宗教信仰从佛教中移用了它，将“胎”字望文

生义，转变成保护生殖的女神，而后便进一步使她变

成了“送子观音”。笔者前面的论述已经表明，佛经中

的白衣观音形象与民间的白衣观音形象还是有区别

的。因此，此说应该是不太准确的。 

重视民间文化研究的胡适先生，注意到民间鬼子

母神信仰的救护功能及其雕塑形象与送子观音信仰非

常类似的特点，提出了送子观音是由鬼子母演变而来

的猜想。胡氏说，正是鬼子母信仰的盛行促使了送子

观音的出现，鬼子母与观音在塑像外形方面与送子功

能方面非常相似，由于后来观音信仰的普及，也由于

观音菩萨无所不能、闻声救苦的民间信仰特征，因此

她最终在民间兼并了鬼子母送子与护救妇女的功   

能[9]。虽然，这样解释送子观音的形成，猜想的成分

很多，只能聊备一说，但从胡适的研究思路中，我们

得到启示：对送子观音的考察，要更多地关注民间。 

从中国观音信仰的发展历史来看，白衣观音信仰

虽然来自密教，但民间流传的白衣观音形象更多地是

民众的创造，因为无论从其外貌衣着，还是救济内涵

来看，都显示他是一个十分接近民众，具有鲜明平民

色彩的观音形象。 

从早期的佛教史来看，白衣代表信众而非僧众，

与称佛教徒的“缁衣”相对。《颜氏家训·归心》说：

“一披法服，已坠僧数，岁中所计，斋讲诵持，比诸

白衣，犹不啻山海也。”[10]这里的“白衣”就是指俗

家人、世人。佛经中称维摩诘居士为白衣，就是因为

他是在家菩萨。《太平广记》中记载了那些僧人在出家

之前也被称作白衣： 

释法智：沙门释法智，为白衣时，尝独行至大泽

中。忽遇猛火，四方俱起，走路已绝，便至心礼诵观

世音。俄而火过，一泽之草，无有遗茎者，唯法智所

容身处不烧，始乃敬奉大法。后为姚兴将，从征索虏，

军退失马，落在……。(《法苑珠林》卷十七敬佛篇·观

音验引《冥祥记》)[11] 

虽然，白衣对于古印度婆罗门教来说是为了区别

于佛教徒的服饰，而从佛教信徒的角度来说，它是有

别于僧家的大众性服饰。 

在中国服饰历史中，白衣也曾是贫民秀才的服饰。

《宋史·舆服志》中说：“襕衫，以白细布为之，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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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袖，下施黄襕为裳，腰间有襞积，进士及国子监生，

州县生员服之。”[12]戏曲里就流传着许多白衣秀才虽

与富家小姐两情相悦，却因是无势无财的平民而遭到

岳母拒绝，不得不先取功名，再叙情缘的故事。如《西

厢记》中的崔相国夫人，就是以不招白衣女婿为借口，

迫使张生离开莺莺去赶考；《怀香记》中的贾母以贾家

不招白衣女婿为名而拒绝贾午与韩寿的感情，直到韩

寿功成名就，才能与贾午小姐成亲；那流传千古的《倩

女离魂》的故事也是因为父母不招白衣女婿而使王文

举不得不上京赶考，痴情女子也只能以魂灵出壳的形

式去追寻自己的爱情……可见白衣就是平民的象征。 

虽然，佛教中所说的“白衣居士”和社会上所说

的“白衣秀才”没有明显的关联，但是它们都有一种

“趋下等”的大众意识，这与广大民众的审美接受心

理是相通的，而观音也冠以“白衣”，正好迎合了民众

的这种心理。 

白衣观音因其衣着的平民化，表明了她在救度时

化现的既不是那高深莫测的大德高僧，也不是那伟岸

堂堂的高官富豪，而是普通的白衣平民。观音以平民

的身份出现在民众当中，这样，民众与观音的心理距

离因此也就缩短了，观音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一位普通

的俗神。 

其实，早期观音灵验故事出现的观音形象中就有

白衣人。据《观音应验记》《灵异记》等观音灵验故事

集记载，观音经常是化身为白衣人来救人、治病、送

子的。在《高僧传》中就记载有六朝刘宋时西域来的

僧人求那跋陀罗，因为不懂得刘宋的语言，“心怀愧叹，

难胜诉说”，于是“旦夕礼忏观世音，后梦有人白服持

剑，擎一人首易之，旦起皆备领宋言”[13]。这里就记

叙了观音化成穿白服的人，为不善于学习他国语言的

僧人换脑的典故。 

虽然在早期的故事中，并没有记载这白衣人的性

别，不过从宋代开始，这位神密访客逐渐被确认为一

位女性，而且她更多的是在为民治病、送子的时候出

现。如在洪迈的《夷坚志》中有一则《观音医臂》的

故事，说：“湖州有一村妪，患臂久不愈，夜梦白衣女

子来谒曰：‘我亦苦此，尔能医我臂，我亦医尔臂’。”

后来是老妪修好了庙里观音塑像的胳臂，而自己的臂

患也好了。在《佛祖统记》中有《洗热除病》一则，

说在宋元丰二年(1079)叶知白从京师到临川时，因暑

成病，梦白衣人以水洒遍全身，顿觉全身清爽，病立

即就好了，叶知白认为是得到了白衣观音的感应，于

是就编写了《观音感应集》四卷[14]。这是观音灵验故

事中白衣人与白衣观音等同的典型事例。 

关于白衣观音的灵验事迹，更多的还是在其送子

的故事中，如《夷坚志》中有许洄妻孙氏临产危苦万

状，默祷观世音，恍惚见白髦妇抱一金色木龙与之，

遂生男。在明清产生的专门收集观音灵验故事的集子

中，对于送子观音的灵验都是单独综合成章，并且都

是与白衣观音有关。如清顺治年间阳羡人周克复的《观

音持验记》中就有许多关于白衣观音送子的故事，如

下面一则： 

元南京大宁坊王玉，年逾四十而无子，专心持诵

《白衣观音经》……岳母刘氏梦白衣人头带金冠，携

一童子来曰：“吾与汝送圣奴来。”刘氏接抱，恍然而

寐，明日巳时，妻张氏生一男，精神颂秀，果有白衣

之验[15]。 

民国时期信士万钧编的《观世音菩萨灵异记》中，

收集了历来传说广远的十三则关于礼拜观音得子的灵

验故事，其中明显与白衣观音有关的就有七则。这些

灵验故事说明了白衣观音与送子观音信仰的关系。 

 

二、白衣经咒与观音送子 

 

民间还流传着向观音求子的白衣经咒，进一步说

明了送子观音与白衣观音的关系。《白衣大悲五印心陀

罗尼经》和《白衣观音经》(又称《白衣经》或《白衣

大士神咒》)是其中的代表，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但它

们不是来自佛经，而是民间创造的，甚至被认为是伪

经②。两则经文都很短，兹将全文抄录如下： 

《白衣大悲五印心陀罗尼经》：稽首大悲 婆罗羯

帝 从闻思修 入三摩地 振海潮音 应人间世 随有希

求 必获如意 南无本师释伽牟尼佛 南无本师阿弥陀

佛 南无宝月智严光音自在王佛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白衣观世音菩萨 前印 后印 降魔印 心印 身印 

陀罗尼 我今持诵神咒 惟愿慈悲 降临护念(此八字三

遍)即说真言曰 南无喝罗怛那哆啰夜耶 南无阿利耶 

婆卢羯帝 铄钵啰耶 菩提萨埵婆耶 摩诃迦卢尼迦耶

唵 多唎 多唎咄 多唎 咄多唎 咄咄多唎 婆裟诃[15] 

《白衣观音大士灵感神咒》：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

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萨诃(三称三拜)，南无佛，

南无法，南无僧，南无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怛垤哆

唵，伽啰伐哆，伽啰伐哆，伽诃伐哆，啰伽伐哆，婆

裟诃。天罗神，地罗神，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难

化为尘。南无摩诃萨般若菠萝蜜[16]。 

这些经咒因是在民间产生而流传下来的，故出现

的具体时间俱不可考。 

《白衣大悲五印心陀罗尼经》的最早记录是刻有

此经咒及抱着婴儿的白衣大士的石碑，碑有记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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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 年，经文则是秦观(1049—1100 年)所写。明代以

来，此经咒就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北京发源寺的中国

宗教图书馆中藏有三十五本这个经咒的明清刻本，据

于君方先生描述说： 

都是明朝时刻印的，最早的是宣德三年(1428

年)，但绝大多数是万历年代，相当于公元 1600 年左

右。每本的首页都有白衣观音的画像，她有时手抱婴

儿，有时不抱婴儿，经后附录的灵验故事，强调持诵

此陀罗尼一定会如愿以偿，在十个月后得到一个“白

衣重包”的儿子[17]。 

可以看出，这个每页都有白衣观音画像的“白衣大

悲五印心”的陀罗尼主要目的就是使持诵的善男信女能

得到儿子。这就说明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白衣大士就是

送子观音。而且灵验故事中的“白衣重包”也有双重的

意思：一是婴儿初生下来时胎衣的薄膜仍然裹在身上，

所以看起来似乎穿着一件白衣，其次是指这个婴儿是白

衣观音送来的，所以他才被裹在“白衣”里。 

此经咒在明代士大夫中广泛流传，编《指月录》

的瞿汝稷和他的朋友严道彻就极其信奉。瞿汝稷在自

己刻印的经文后还写有跋文，描述当时信奉此经咒的

一些逸事： 

稷之持此始于万历庚辰(1580)岁二月□。 同持则

李伯樗乔新，严道彻澄，伯樗未及得子，道彻三岁而

得子。稷久未获验，每自咎曰：我持不及二君子虔也，

我夙障独深也。逮癸未(1583)三月一夕，梦入一庵有

僧语曰：君若所持陀罗尼，尚有一佛号未持，持则得

子矣。觉，不省佛号为何，曰每于大士示迹日则礼持

示迹名号。越乙酉(1585)冬，北游阻冰流河驿，至十

二月十二日，入一庵，见猊座有此经。刑曹王岐山刻

本也。展读之，佛号有宝月智严光音自在王佛，昔所

未闻，中心恍然，遂稽首座侧，归而礼持。甫三日，

得一子，果符曩梦。丙戍(1586)入都，友人徐文卿琰，

于中甫玉立皆受持求嗣，中甫内子且感异梦而孕矣，

于是共谋梓行，以广持流[18]。 

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那些士大夫们为了子嗣，

对白衣观音信仰也是十分的迷恋。 

《白衣观音经》又称《白衣大士神咒》，则是一部

在现代社会还广泛流传的经咒，其经文的前部分内容

可能是来自密教的陀罗尼，而关于后面的内容则传说

是神授的。宋王巩《闻见近录》中记载： 

朱道成妻王氏，日诵十句观音心咒，年四十九，

疾笃。恍然见青衣人曰：尔平生诵观世音心咒，但复

少十九字，增之当益寿。王曰：我不识字奈何？青衣

曰：随声诵记之，乃曰：“天罗神，地罗神，人离难，

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久而醒之，王如法持诵，

其疾寻愈，后年至七十九[19]。 

可见，至迟在宋代，此经文就产生了。明代晚期

学者谢肇淛在《五杂俎》卷十五记载：“大士变相不一，

而世崇奉者白衣为多，亦有《白衣观音经》，云专主祈

嗣生育之事。”并就《白衣观音经》解释说：“此经大

藏所不载，不知其起于何时也？余按《辽志》有长白

山，在冷山东南千余里，盖白衣观音所居。其山鸟兽

皆白，人不敢犯，则从其奉祀来也。”[20]与谢基本同

时的张岱在《白衣观音赞并序》的序言中说：“岱离母

胎，八十一年矣，常常于耳根清净时，恍闻我母念经

之声，盖以我母年少祈嗣，念《白衣观音经》三万六

千卷也，故岱生时遂有重胞之异。”[21]这些表明了以

诵《白衣观音经》来求子的信仰在士大夫中间也很流

行。直到现代，一些观音寺庙里，这种以《白衣大士

神咒》为主要内容的单行本还相当流行，当你踏入肃

穆的观音宝殿时，还可以获得信士们免费印送的经本。 

明清小说中出现许多礼拜白衣观音或诵《白衣观

音经》以求子的故事，说明了白衣观音就是送子观音

的信仰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共识。如《警世通言》第

二十五卷“桂员外途穷忏悔”中，施济年逾四十，尚

未生子，三年孝满，妻严氏勤令置妾，施济不从，发

心持诵《白衣观音经》，并刊布施，许愿生子之日，舍

三百金修盖殿宇。期年之后，严氏得孕，果生一      

男[22]。又如《拍案惊奇》卷六中的“酒下酒赵尼媪迷

花，机中机贾秀才报怨”，写赵尼姑受卜良的贿赂，引

巫娘子至尼庵念经求子： 

巫娘子道：奴在自绣的观音菩萨面前，朝夕焚香，

也曾暗暗祈祷，不见灵验。赵尼姑道：大娘年纪小，

不晓得求子法，求子嗣，须求白衣观音，自有一卷《白

衣经》，不是平时的观音，也不是《普门品观音经》。

那《白衣经》有许多灵验，小庵请的这卷，多载在上

边，可惜不曾带来与大娘看[23]。 

巫娘子来到观音庵求白衣大士赐予儿子，结果被

人迷惑奸污，却不知歹徒是谁。有一天，其夫贾秀才

梦见一白衣妇人，留给他“口里来口里去，报仇雪恨

在徒弟”的对联，后来贾秀才与妻子得到启示，用计

谋报了大仇。他们的经历也正好应验了那一对联。这

里可以看出人们已经把白衣观音当作专求子嗣的观

音，并与《普门品》中的救难观音区别开来。 

《金瓶梅词话》也说到求子的需念《白衣经》，第

五十三回，“吴月娘承欢求子媳，李瓶儿酬愿保儿童”

中写到了吴月娘“清早起来，即便沐浴梳妆完了，就

拜了佛，念一遍《白衣观音经》，求子的最是念它，所

以月娘念它，也是王姑子叫她念的”[24]。特别突出了

白衣观音经与求子、送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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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观之，观音曾以白衣人的形象出现于某些救

度场合，再而演变为白衣妇人，再由治病、送子种种

灵验事迹，到后来，人们于观音求子时，一般就只是

向白衣观音祈祷，白衣观音就成为专职的送子观音了。

这个过程是伴随着观音信仰的不断世俗化而来的。 

 

三、结语 

 

观音菩萨在中国民间倍受百姓崇信，民间流传着

三十三种观音形象，观音形象变化之多，在佛教圣众

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因此，严格说来，送子观音并

没有独特唯一的形象。希望观音菩萨能送来子嗣是人

们最强烈、最普遍的渴望，人们是不会为自己的求子

渴望设下种种限制的，但是在民俗文学和民间经典的

推波助澜中，白衣观音很多时候都会给渴求子嗣的人

们带来希望，因此白衣观音逐渐转变成了送子观音，

并普遍流传于全国各地。 

 

注释： 

 
① 在《白乐天集》卷三十九的《绣观音菩萨赞并序》中，记有

白行简妻绣救苦观音菩萨一尊，长五尺二寸，宽一尺八寸, 白

衣飘忽, 神采奕奕。由此可见身着白衣的观音形象在唐代就出

现了，但从造像史来看，身着白衣、白冠的白衣观音广泛流播

应该是在唐以后。 

② 对佛经真伪的标准与辨别，早在西晋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

中就注意到了中土出现的“非佛经”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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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olk beliefs base of Songzi Guanyin and White Guan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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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lk belief of Songzi Guanyin in religion is very popular. An the beginning, it was believed that Songzi and 

White Goddess combined as Songzi Guanyin, because the white and sending child were deeply rooted in religious and 

folk customs. Civil widely spread to pray for the White Guanyin, as mantra, which further illustrates the Songzi 

Guanyin relationship with the White Guan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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